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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景区拟申报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黄果树景区以 （v）（vii）（viii） 标准，拟申请文化和自然双遗
产。黄果树景区提名地包括黄果树片区、格凸河片区以及屯堡片
区。黄果树景区包含500米垂直高差范围内成因不一、大小不等、风
格各异的九级梯状的密集瀑布群的绝妙现象。宏伟巨大的瀑布、梯
级瀑布群、洞穴群和天生桥相结合的地貌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罕
见；黄果树风景名胜区还是中国布依族、苗族文化和喀斯特地区文
化发展的典范，是人类与喀斯特自然环境互动的代表，体现了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

2019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
会公布了最新版各国申请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其中
涉及自然遗产项目的总计有 18 项。对于中国来
说，最明显的变化是新增了3处申遗点：内蒙古巴
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贵州三叠纪化石遗址群
和贵州黄果树风景名胜区。

两项目预备申请世界自然遗产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高原，是中国第
二大流动沙漠，提名地“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位于广袤沙
漠的中部。密集分布的高大沙山之间，静卧着144个内陆湖泊。世界
上最高的固定沙丘必鲁图峰屹立其中，形成了独特而壮美的沙漠景
观。“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以世界自然遗产第 （vii）、（viii）
标准上报至世界遗产中心。除了独特的美学特征之外，该项目展示
了不同的沙漠演化阶段和类型，在科学和保护上均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提名地“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由4个提名地片区组成，分
别是盘县动物群、兴义动物群—乌沙、兴义动物群—顶效和关岭生
物群，以世界自然遗产标准 （viii） 上报至世界遗产中心。三叠纪大
约距今2.5亿年前，是古生代生物群消亡、后现代生物群开始形成的
过渡时期。当时的贵州还是一片海洋。

贵州三叠纪化石群拥有超过41种海洋爬行动物的化石以及大量
的海百合类、鱼类、菊石、双壳类等化石，展现了从中三叠世浅海
生态环境至晚三叠世较深海环境演化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研
究和保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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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较窄 参与较少

做好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不
仅需要极强的科技手段支持和数据支
撑，还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的竞争
者，作出准确的对比分析。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国内申报自然遗产热情
很高，但缺少全球视野。

“这个说来话长。”梁永宁是昆明
理工大学教授，更是老资格的中国自
然遗产申报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他
表示，总体来说，世界自然遗产申报
主要难点，是进行全球范围的对比分
析，从而判别是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
值。

从全球视角和多个维度综合评判
一个区域是否具有世界遗产价值，要
依靠具有申遗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由
于参与国际项目不多且了解不深，在
自然遗产申报过程中，有些专家不能
做出准确、深入的国际对比分析，进
而影响到价值的客观判断。”

“在这方面，IUCN 具有强大的技
术力量。”梁永宁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自
然领域的官方咨询机构，对 《世界遗
产名录》 的新遗产提名地进行评估，
监测已列入名录的遗产地保护，并为
遗产地管理者、政府、科学家和当地
社区提供支持、建议和培训。

朱春全曾担任IUCN驻华代表，他
认为，中国会员和专家在IUCN的参与
程度目前并不高。

目前，IUCN 由来自全球超过 160
个国家的 1300 多个国家会员、政府机
构会员与非政府组织会员以及15000余
名科学家组成。“从1948年成立至2016
年，一共通过了 1300 多个提案，这其
中由中国会员提出的极少。”

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参与度
的提升是个渐进的过程，但是目前其
参与度与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热度不
相称。朱春全回忆说：“2012年世界自
然保护大会期间，共有183个决议和建
议被讨论通过，但其中没有来自中国
的提案。”2016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会
上，中国会员提了 4 个提案，2 个因格
式审查不合格被退回，2 个获得通过，
成为 IUCN 决议。“这才实现了零的突
破。”朱春全感慨道。

马克平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也是 IUCN 亚洲区委员会主
席。他说：“受 IUCN 邀请、到世界各
地现场考察自然遗产候选项目的中国
专家，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目前
IUCN 总部的工作人员大概有两三百
人，但没有一个来自中国。”

深入剖析 挖掘原因

语言交流障碍是一个明显原因。
马克平说：“很多中国专家不能用英
语交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南
亚、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同行语
言能力要好很多，他们了解、参与国
际事务更方便。”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专家对国际交
流平台的认知尚不充分。马克平认
为，许多人并不太熟悉IUCN，较少参
与其中。

此外，一些中国专家对参与国际
交流和 IUCN 事务不够重视，也是导
致现状的原因之一。

国家林草局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委
员会成员闻丞指出：“要提升中国在世
界自然保护领域的影响力，必须重视
利用各种国际交流平台。”

根据朱春全的观察，还有许多中
国专家并不了解哪些是国际上的优先
领域。“中国专家很多是以个人研究领
域和兴趣的角度参与到不同类群的专
家组，缺乏宏观的战略布局。”

学术影响力不大和国际视野受
限，都会影响中国专家整体表现。闻
丞特别指出：“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本原
因在于，相关领域的专家群体在整体
科研工作者中占比太少。近一二十年
参与自然遗产事业，做科研、保护、
管理的专家还不够多。”他认为，这一
方面反映了自然遗产保护领域门槛较
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相关学科
建设上的滞后性。

多方努力 扬长补短

马克平强调：“人才质量和数量
很重要，活跃度、参与度也很重要。
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的专家团队挺
不错的。中国每次申报的世界自然遗
产基本都能成功，这就说明他们的前
期准备和研究是比较充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申遗专家的
全球视野开始提升。“在自然遗产的
地质、生物生态方面，中国已拥有较
大规模的专家团队——至少在国家委
员会层面。他们对世界遗产的突出的
普遍价值把握较好。这也是中国自然
遗产成功申遗的重要保证。”马克平
补充道。

现在许多国际会议、学术研讨会
都更加关注来自中国的声音。马克平
对此感触很深：“其他国家想要了解我
们在说什么、我们在做什么。虽然这
不等于他们完全同意或者跟随我们的
步伐，但我觉得，这是从冷淡到积极
交流的转变。这些证明中国在此领域
正持续地融入国际社会。”

闻丞说，他感到进入 21 世纪以
后，经历的中外学术交流越来越多
了，专家和学术机构的联系交往越来
越密切。“国际社会知道我们目前在
做什么，国际上的最新动向我们也能
掌握。”

闻丞强调，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
各界要对中国的专家积极参与国际事
务给予更多、更大支持。

对此，朱春全表示，中国整体实
力在不断增强，要特别重视并鼓励青
年专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
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让中国走向国际
自然保护事业的前列。

“要想让更多人参与更多的国际事
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在政策方面进
行适当调整，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去推
进。”马克平认为，政策鼓励和专家责
任感结合起来，才能有更多的中国专
家参与国际事务并发声。“比如说，在
经费和绩效评估等方面，应有更大力
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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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结束后，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5项，总数

位列世界第一，中国已成为世界遗产大国。这促使中国科技工作者重新审视和思

考自身位置与责任，思考如何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领域内，助力中国作出世界

遗产大国应有的贡献。

一方面一方面，，中国有着过硬的中国有着过硬的
自然遗产资源自然遗产资源；；而另一方面而另一方面，，
在发掘遗产价值时在发掘遗产价值时，，又显露出又显露出
缺少全球比对经验的短板缺少全球比对经验的短板。。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IUCN亚洲区
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科学顾问, 参加
了第1届 （1994）、第4届、第6-12届和第14届联
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近年来积
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林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合作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自然与文化遗产分会副主任委员等。主
要从事生态学、自然保护、生态系统核算和可持
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项目管理及机构发展工作。

2012 年 至 2019 年 ， 任 国 际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 驻华代表。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博导，住建部世界遗产
专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参与了中国大部分世
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工作，先后担任“三江并流”“中
国南方喀斯特”“澄江化石地”等项目专家组组长。
多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大会，为中国世界遗产项目进行陈述。

2007年加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物种
生存委员会，现为国家林草局世界自然遗产专家
委员会成员，广泛参与国内的世界自然遗产申报
与保护，涉及青海可可西里、中国黄 （渤） 海候
鸟栖息地、太行山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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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布依族、苗族文化，表达着独特而丰富的文
化真实性。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景观。

“贵州三叠纪化石群”的化石样本。

贵州黄果树瀑布。贵州黄果树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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